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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祖父郑逸梅诞辰130周年。这些年来，整理他的遗著，已成为我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
和精神依托。在翻阅手稿、辨认字迹、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我仿佛重新走回那个堆满书籍纸帐、飘
着铜瓶梅香的亭子间，也重新认识了那位伏案不辍、笔耕一生的“旧闻记者”。

纸帐铜瓶室的墨香与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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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中重逢祖父
祖父一生爱书、买书、教书、写书，“涉笔生

花八十春”是他文学生涯生动的写照。我与他
共同生活三十八年，点点滴滴，至今历历在
目。小时候，我最喜欢钻进他那不足十二平方
米的朝北亭子间，那是我的游乐场，也是我的
启蒙课堂。我常趴在他膝头，缠着他讲故事，
或偷偷翻看他装订成册的《新民晚报》，尤其爱
看上面的漫画。他从不嫌我吵闹，总是慈祥地
纵容我的“缠绕”。唯在每晚六点到九点，他必
静坐灯下，批改作文、阅读书籍、续写日记——
数十年如一日。正是从那刻起，我懵懂地意识
到书写与阅读的重量。
我虽从事美术教育与绘画，属于“隔壁邻

居”，却未能延续他写日记的习惯。成长于红
旗下的我们这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有
限。直至退休之后，我才真正走进他的世界，
边学边做，竟也陆续主编、编辑了《郑逸梅友朋
书札手迹》《郑逸梅遗印集》（以下简称《遗印》）
等十九本书籍。这个过程，于我而言，犹如进
入另一所学校，在故纸堆中重逢祖父的温厚与
博学。
今年，《郑逸梅日记》五册将由上海大学出

版社出版，堪称一大快事。这些日记尽管只是
日常琐记、友朋往来之痕，却真实映照出一位
文人的兴趣与交游，是窥探那个时代文化生态
的一扇窗。感谢张伟、梁颖、陈子善诸先生，以
及祝淳翔老师不辞劳苦辨认潦草字迹、详加注
释，他们的严谨令这段尘封的记忆重焕光辉。
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即将影印出

版《纸帐铜瓶室集印谱二种》，收录祖父上世纪
七十至八十年代手编的《纸帐铜瓶室集印》与
《它山之石》，并附《秋芷室论印文编》。翻阅稿
本，惊喜难抑：文徵明、邓石如、吴昌硕、丰子恺
等明清以至近世名家的印蜕纷呈其间，更有马
太龙、谢梅奴、陶寿伯等隐士高手之作，空白处

常见祖父毛笔批注，兼具艺术与史料价值。
祖父生前不言“收藏”，常自谦“不够格”，

但他的纸帐铜瓶室中，书札、画扇、竹刻、砚石、
印拓等琳琅满目，俨然一座微型的文化天地。
他尤好交友，通讯录中存四五百人，堪称“半部
近代文坛友朋录”。这些印章，不止于金石趣
味，更承载一段段文林往事。在《纸帐铜瓶室
集印》《它山之石》稿本（以下简称《集印》），不
得不再特别提出的，比较需要关注之处是：有
几位名头显赫的隐士，如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
衡先生之子马太龙先生的刻印，湖南篆刻家谢
梅奴先生刻印——他曾为毛泽东主席刻过二
方印章（现藏国家博物馆），此外还有台湾的陶
寿伯为先祖父治印等，可谓琳琅满目。

印章不止金石趣味
《集印》内还有蒋吟秋所用印、来楚生治

印、陶冷月自刻印、陆小康（陆康）治印、香港文
人包天笑所用印等，异常丰富。此次即将出版
的《集印》如能让读者和《郑逸梅遗印集》（以下
简称《遗印》）一并了解，他们便可体会二书之
间不可隔断的“血脉”，意蕴自是延绵不绝。
《遗印》中，先祖父的收藏一以贯之地以掌

故为上，遗存的六七十方印章内，蕴含着不少
掌故事例。如朱大可先生赠送的印章“人在梅
花中”——先祖父名逸梅，斋名“纸帐铜瓶室”
也是蕴含一个“梅”字，恰巧我初习画也以画梅
花为主，大可公赠送此印章有多层意蕴，此印
时常会盖在先祖父或者是我的画面上。朱大
可，名讳奇，字大可。曾与施济群、陆澹安等创
办《金钢钻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多家报社
就职，著作多种，有《古籀蒙求》《新注唐诗三百
首》《莲垞古文字考释集》等书籍，早年习字学
书，因此一手唐楷小字夺目耀眼。曾给笔者书
写自撰四色梅花诗词手卷，字迹雍容华贵、厚
润清脱。
“人淡如菊”一印也是借以先祖父的一段

逸事掌故。徐云叔先生曾给先祖父治印“梅魂
菊影”，先祖父他本姓鞠，后嗣到外祖父郑家，
先名际云，后改为逸梅，南社名宿高吹万曾书
联“人淡如菊，品逸于梅”。因此“人淡如菊”也
是先祖父酷爱的闲章，于我亦然。而且使用的
频率，基本是笔者居多，先祖父曾戏谑和友朋
言：“鸠占鹊巢”。
另有数方印文也有趣生动，如：邓散木先

生刻“旧闻记者”，陈茗屋先生刻“秋芷室”（喻
“臭知识”），马太龙刻“逸梅恶札”（先祖父一直
认为自己的墨笔字春蚓秋蛇，作文也平平，自
嘲），张寒月先生刻“三千弟子半红妆”“长寿养
和村长”（先祖父曾居住在养和村1号），等等。
特别是“长寿养和村长”印文分别见有两

位篆刻家治印：一是傅其伦，浙江桐乡人士，西
泠印社社员，嘉兴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有
多种书籍出版，如《傅其伦作品集》《傅其伦印
存》等；另一位是柳璋，柳氏字北野，四明（今浙
江宁波）人，曾问业于朱大可、胡朴安、胡寄尘
诸宿老，从事律师职业，任上海半江诗社社
长。特别是柳北野的边款有三个印面长题，叙
述治印因缘。此印文内容在“文革”时期也遭
到“小将”们的斥责，谓“‘村长’就是坏人！”如
今回首，真可笑得“有理说不清”。
《遗印》内的印章虽不满百枚，但是治印之

士和印文内容，均有许多逸事掌故可以发掘。
2019年，《遗印》在书展签售时排起长队，

一小时后仍人流不散，让我亲眼见证读者对他
不灭的怀念。如今，《纸帐铜瓶室集印谱二种》
与之并读，更可完整窥见祖父在笔墨之外的金
石世界。
回首来路，我从一个趴膝听故事的小孙

女，到今日为他整理遗编、为他的书画配插图，
仿佛是一种隔代的回应。虽未能日日写日记，
却在他的字句与印痕中，学会了另一种记忆的
方式。
愿纸帐常温，铜瓶永续，梅魂依旧淡如菊。

——纪念郑逸梅诞辰130周年

记忆中应该是在读

大学时开始接触郑逸梅

老先生的作品，依稀记

得当时手捧中华书局初

版《艺林散叶》，翻开素

净封面，铅字油墨气息

扑鼻而来。内容呢，短

小隽永，极类描写魏晋

人物的《世说新语》，读

来颇有兴味，同时使我

对民国时期众多文学艺

术界人士留下印象，得

到最初的启蒙。

此后也是机缘巧合

吧，近年来一脚踏入文

史写作乃至编辑领域的

我，多年后又因缘际会，

认识了老先生的孙女有

慧女士，继而得到整理

郑逸梅日记的机会，并

耗费一年多时间，将老

人家存留至今的三十余

万字日记录入电脑中，

最终成功出版，递到广

大读书人手中。对此感

受复杂，可谓庆幸与忐忑

并存。庆幸的是经我之

手，让一部郑逸梅未刊作

品得以面世，算是功劳一件；同时也陆

续发现书中若干不该有的讹误，令我汗

颜，希望重印时修正。

透过郑逸梅日记，这位长期浸淫

于文史写作的老辈学者的面相变得立

体而有血有肉，他如何处世，关心什

么，读哪些书，与哪些人交往……在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天早起买菜，上下

午辅导学生，夜间备课，时不时地到外

校听课学习。又总是忙里偷闲，利用

空余时间，赴书店购书，找朋友聊天。

这时期的日记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从

朋友处听来的各种资讯，有些算是八

卦新闻，令读者了解许多文化人（主要

是旧派人物）所经历的种种甜酸苦辣，

人事变迁。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已
是社会知名人士的郑逸梅，在参与社

会活动的同时，与更多人交往。此时

朋友圈已极大拓展，有许多陌生人慕

名而来，日记中时常见到刊物编辑、外

地甚至外国的研究者、大学生等等，而

始终不变的，是他依旧笔耕不辍，将时

间用在读书写作上，体现出书生本色。

� 郑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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